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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所說經》心得與當代對話 

 

既見大聖以神變    普現十方無量土 

其中諸佛演說法  於是一切悉見聞 

    《維摩詰經》於全書一開始，便記錄下了一段神通：「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

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我們將以這個故事為背景，

放下我們偏狹的知見，在佛陀為我們開展的視野下，展開一段對「不二」探討的旅

程。 

    在長者寶積看見佛陀開展的神通後，留下了一篇 504個字的偈，在這篇偈中就

完全的開展出了全書的要義，但我們看到這裡可能還恍恍惚惚不得要領，於是我們

將以本書窺探「不二」、「空」、「慈悲」等究竟教法的面貌。 

 

各見世尊在其前  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 

    我們每個人對世界的認知是非常不一樣的──佛陀教法一也，但卻隨個人心

中的知見不同，而領悟不同。佛陀說：「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

土淨」舍利弗便深感疑惑，若佛意清淨，那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卻為何如此不淨呢？

佛陀便答道：「眾生罪故不見如來佛土嚴淨」於是佛陀用腳指對地輕輕一點「即時

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萬物皆有其究

竟實像，但卻受我們每個人偏差的心而蒙蔽了，因為我們分別的心而有隔閡。接著

我們將了解自己認知上的侷限，進而推展佛陀的教法。 

 

說法不有亦不無  以因緣故諸法生 

    本書整個來看，皆由一個概念開展出來，即是「不二」。一開始提到維摩詰病

了，佛陀要徵求人去探望他，這時大家便紛紛道出他們與維摩詰的故事，而這些故

事便漸次帶領我們深入本書要探討的核心主題。 

    舍利弗曾於林中樹下打坐，此時維摩詰說：所謂宴坐不於三界現身意、不起滅

定而現諸威儀、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

七品、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我們可能會疑惑：若不於三界現身意，那該於何處現身

意呢？不起滅定如何能現諸威儀呢？心不住內亦不在外，那心在哪裡呢？……這

些疑問的解答將會在往後的篇章在提到。當我們拉回到維摩詰所列舉的這兩造之

間，我們可能會選擇起滅定、不捨道法、入涅槃…，而排斥凡夫事、不斷煩惱…。

但維摩詰想告訴我們的是有任何特定目標的追求都是不對的，因為有追求便有了

愛著，憂悲苦惱隨之而生。而這些皆肇因於我們對世間一切的事物有二心，若我們

能掌握不二的原則，就能輕易地消解我們的分別心，不必在內外、煩惱涅槃之間苦

苦抉擇了。 

    另一個故事中光嚴童子問道場在哪裡呢？維摩詰答道「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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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道場並非是特定的空間場域，我們也未必在道場中才能

修行，甚至在道場中才整肅己心；若我們在所行所說的每一個當下都遵行直心、發

行、深心、菩提心……，則生活中一切大大小小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無不能成為我

們修練己心的道場。 

    善德曾欲以大量的財寶供養維摩詰，維摩詰說道「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

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我們很難想像一位乞丐和佛陀竟無所分別，供養一位

乞丐和供養佛陀所得的福田亦無分別，這些皆是起因於我們的分別心，而究竟乞丐

和佛陀為何無分別，接下來的篇章將繼續探討。 

 

毀譽不動如須彌  於善不善等以慈 

心行平等如虛空  孰聞人寶不敬承 

    帶著對不二的背景，我們進一步來初探「空」的概念。首先我們試著用「空」，

打破我們對一切事物的執著。一次有人來問羅睺羅出家者有何等利？此時維摩詰

跳出來說「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若我們追求的是出家後帶來

的功德之利，那我們不免又陷入執著之中。出家乃無為法，在無為法中一切利益皆

是空、皆是虛幻，出家並不能為我們帶來甚麼好處。若我們認為出家有附加價值，

那我們就不難想像為何中國歷史會發生唐武宗滅佛的慘案，因為出家人免稅、免繇

役，甚至有許多男子為了逃避兵役而削髮為僧，進而造成國家財政、兵力上的隱憂，

方招來殺身之禍。 

    其次是對於語言文字而言。目犍連在一次說法的過程中，受到維摩詰的指正

「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然而語言本身

是空、是虛幻的，既然語言是虛幻的，怎能從之而出究竟教法呢？ 

    須菩提有一次向維摩詰乞食，維摩詰卻向他提出諸多挑戰，正當須菩提覺得難

堪要轉身而去時，維摩詰說道「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應有所懼也」為何呢？

「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故無所懼。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

是則解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維摩詰方才所說的話皆是虛空，而諸法乃解脫相，

我們如何用言語立諸法呢？所以維摩詰要須菩提取鉢勿懼。 

    彌勒一次正在說不退轉地之行時，維摩詰又說道「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

亦應受記」為何呢？如者不二不異，一切眾生即菩提相。但為何我們還是深受世間

凡俗所擾呢？此皆肇因於我們的心受業粒子所縛，讓我們暫時被蒙蔽了，須得認識

到色受想行識皆空，才能解脫於世俗的庸擾；當我們認識到世間一切的標籤皆是虛

幻的，我們才能達到空的境界。但語言本身亦是一種標籤，那我們又如何能從語言

中證得空義呢？ 

    這不免讓我們聯想到老子所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或是禪宗

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概念，其實所出者一也：因為言語本身是易隨時空

變動的，乃至於說話者欲傳達的意思與聽話者所了解到的意思亦不相同，是故究竟

真理是不能以文字完整傳達的。我們多受西方理性主義思維影響，認為語言最終極

的效益就是要能完整表達出人的意思，但近代西方學者博蘭尼於其書《個人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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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很多諾貝爾獎的實驗室中，出了不只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原因就是師徒直接

面對面傳授，和只透過文字所能達到的效果相差甚遠，這正是「以心傳心」的道理

啊！ 

 

已無心意無受行  而悉摧伏諸外道 

    屆此我們或有疑問：那麼空是否意味著虛無呢？不二是否意味著無道德判斷

呢？以前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為恥來問優波離，願解疑悔得免斯咎。優波離即為其

如法解說。維摩詰卻跑出來說「一切眾生心相無垢」，而諸法皆妄見」，二比丘疑悔

即除，更發願一切眾生皆得是辯。難道犯戒亦無妨，一切道德觀念皆是妄見？或是

像大迦葉說「我從是來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 

    我們可以從天女與舍利弗的對話中來探討：「言說文字皆解脫相」究竟世間一

切的實相如何，其實端看我們的心，若我們的心是解脫相，認清語言文字皆不過是

一種標籤、一種虛妄，則言說文字皆解脫相。「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

切諸法是解脫相」語言文字乃為我們所用，而不能桎梏我們。如同目犍連體悟到我

們必須先認清說法本身並不是我們所說的言語，而是法本身，所以應該「以大悲心

讚于大乘」，由慈悲而發，然後說法。 

    接著天女與舍利弗探討男女相的問題，事實上男女外貌的差異都源與我們的

分別心，男女不二。「色相無在無不在」，在、不在皆是二元，若我們能認知到色空

不二，色本身和空一樣，當我們能超越對於色與空之間分別的執著時，便沒有在與

不在的問題了。「而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所以無所得故而得，當我們

認清不二的事實後，去除我執的戾氣，就會發現真正的「得」便是「無得」。 

 

以斯妙法濟群生  一受不退常寂然 

    著名英國學者以撒柏林曾於《自由四論》中談到：「禁欲主義者、寂靜主義者、

斯多噶學派、佛門聖徒、以及各種教徒或非教徒所一慣使用的『自我解脫』之途，

他們逃離了世界，逃開了社會與輿論的枷鎖，其方法是某種深思熟慮後的『自我轉

變』，這一轉變使他們能不再介意那些世俗的價值，能維持自我的孤立，而獨立自

處於世界的邊緣，世界的武器已不能再傷害他們」難道佛學所談的空、不二是退隱

於內心的碉堡嗎？佛學只能做為一個人調伏內心的工具，而於當今世上的重大問

題無所解決之道嗎？ 

    維摩詰曾教化眾魔女以「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

我們若能以佛法調伏己心，猶如點亮一盞燈，但若我們能以我們的燈，照亮他人的

心，點燃千百盞燈，那麼世上的每一個角落終將布滿光明。所以佛法不是要我們獨

善其身，而是要我們以我們的力量，度更多眾生。 

    維摩詰又談到方便與智慧、縛與解的關係：了解到自身無常苦空非我；身不離

病病不離身，是為「慧」；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為「方便」。

而我們若只有智慧或方便其一都是不夠的，終究還是縛；我們要以智慧而為方便，

或者是以方便而得智慧才是究竟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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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殊師利又問維摩詰何謂通達佛道？維摩詰答道「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示行愚癡、毀禁、瞋恚等等於外，安住智慧、淨戒、慈忍等等於內。不可以為若自

身已證悟，則可安住於涅槃，因為這樣一來便又陷入另一種執著了；實則要能行於

俗世之間，為要度更多眾生修得正果。 

    我們拉回故事的主軸看一下，維摩詰為何而病呢？「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

切眾生病是故我病」因為他看到眾生病了，起了慈悲心，於是自己也病了；只有當

眾生盡都離病，他方能痊癒。但接著維摩詰對自己以上的言論提出批判：「於諸眾

生若起愛見大悲。即應捨離」因為真正的大悲是由斷除客塵煩惱而起，若是因為一

己的貪愛而起，對眾生來說反而無益。 

    那我們應如何看待眾生呢？維摩詰說道「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

水中之月與鏡中之面皆是虛幻的，如此說來難道是輕視眾生嗎？相反的，用真實觀

看待眾生才是真正的慈；與一切眾生共之才是真正的悲；有所饒益歡喜無悔捨才是

真正的喜；所作福祐無所悕望才是真正的捨。也正因此，真正的宴坐不應該是關閉

己心，而是看清眾生的悲苦，進而度化眾生。 

 

三轉法輪於大千  其輪本來常清淨 

    我們之所以不能理解空的意義，不能理解自己是虛幻的，其因皆肇於我們的心

被蒙蔽了，如同寶石若沒有磨去外面的頑石，便不能呈顯它的清澈璀璨。文殊師利

問維摩詰「空當於何求？」「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當

於諸佛解脫中求」。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六十

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所謂的空，並非如空中樓閣般玄虛難測， 空即是出於

六十二邪見；而諸佛解脫並非獨善其身，乃要度一切眾生的心行。如同煩惱泥中乃

有眾生起佛法；而殖種於空終不得生。於是眾生先要解脫，然後彌勒解脫。也正是

因此，維摩詰才向優波離說到「一切眾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也正是因此，乞丐與

佛陀才無分別，一者因著眾生心中皆有佛根，二者乞丐與佛陀不二，在本質上都是

空的。 

 

度老病死大醫王  當禮法海德無邊 

    全書以佛陀教法「盡無盡解脫法門」而為收束：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無

盡？謂無為法。有為法是「方便」，為要饒益眾生；無為法是「智慧」，為要調伏

其心。而我們應當不盡有為，為眾生得救努力；要不住無為，不以自身證滅圍滿，

用正見的心教化眾生。 

    本書的最後一幕是維摩詰「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再次於眾人面前

展現清淨佛土，與一開始佛陀將三千世界置於傘下可為呼應，綜觀全書，起於佛陀

傘下，終於妙喜淨土。在俗世間或有分別心，於人之間有競爭、摩擦、傷害等等，

但於佛陀的世界裡，我們有機會去認識不二，了解究竟空相，尋求解脫之道。 

 

諸天龍神所居宮  乾闥婆等及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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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見世間諸所有  十力哀現是化變 

    當今身處 21世紀的我們，面臨許多困境與挑戰，我們能從《維摩詰經》當中

的找到解決的辦法嗎？我們身處的資本主義世界裡，M型化社會日益嚴重、貧富差

距不斷擴大、資方依恃自己掌握巨大資源而壓迫勞方、既得利益者謀取暴利。維摩

詰說「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事實上貧富不二，所食味不分別，窮

人與富人本質上是一樣的，皆是空的。窮人需要衣食；富人也需要解脫之道。我們

要能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進而以一食施一切。以這樣的心態面對貧富，自

然消去我們的分別心。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亦如是，強國欺壓弱國，以絕對的優勢資源蠶食鯨吞。在書

中眾香國的菩薩們皆證得正果，初來到此婆娑世界尚且會「生下劣想，今自悔責捨

離是心」何況充滿二元對立的分別心的我們。當我們見到貧窮於我們的人，或是膚

色不同於我們的族群便常常升起厭惡之心，此可為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餘毒，

於是以不二的觀點看待眾生的如實觀才顯得尤其重要。 

    女權運動自 19世紀興起，對抗男性沙文主義，然而卻有一群人變調成為女性

沙文主義，男女之間的爭議方興未艾。若我們了解「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佛說

一切諸法非男非女，男女只是我們狹隘的二元觀點，若能跳脫其上，則會發現不論

是執哪一端都會引起紛爭，當我們訴求女權提升時，就是墮入邊見，則容易使原本

的一番美意，淪為女性沙文主義之流。是故我們應該持有平等的觀念，以不二的觀

點視之，那麼不僅僅是男女之爭，乃至於美國最近復興的種族主義之亂、以阿的宗

教對立和台海的政治對立都能因此有更寬廣的視野。祝願我們都能以更寬闊的心

待人接物，讓世界愈加安好。 


